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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叙利亚，，从从““肥沃新月肥沃新月””
到到““破碎之地破碎之地””

韩建伟韩建伟

编者的话编者的话：：1212月月88日日，“，“叙叙
利亚沙姆解放武装利亚沙姆解放武装””攻入叙首攻入叙首

都大马士革都大马士革，，宣布叙政府倒台宣布叙政府倒台，，
终结了阿萨德家族在叙逾半个世终结了阿萨德家族在叙逾半个世

纪的统治纪的统治。。叙局势迅速变化让世界震惊叙局势迅速变化让世界震惊，，这背后有该地区数千年历史遗这背后有该地区数千年历史遗
留下的恩怨与冲突留下的恩怨与冲突、、外部大国的渗透与博弈以及叙内部各派势力的矛盾外部大国的渗透与博弈以及叙内部各派势力的矛盾
与争夺与争夺。。从今天起从今天起，《，《环球时报环球时报》》陆续推出陆续推出““多方博弈下的叙利亚局势多方博弈下的叙利亚局势””
系列深度认知报道系列深度认知报道，，帮助读者梳理叙利亚自古至今不断累积的复杂矛盾帮助读者梳理叙利亚自古至今不断累积的复杂矛盾
以及内外部势力的此消彼长以及内外部势力的此消彼长。。在本系列第一篇文章中在本系列第一篇文章中，，我们将从历史和我们将从历史和
地理的角度入手地理的角度入手，，讲述叙利亚作为古代文明的交汇点以及曾经的地区强讲述叙利亚作为古代文明的交汇点以及曾经的地区强
国国，，如何在如何在20112011年内战爆发前一步步沦为分裂破碎的国家年内战爆发前一步步沦为分裂破碎的国家。。

本系列下期主要内容：

虽然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力量源
自内部，但实质上离不开内外因素
的共同作用，叙利亚无疑是域外大
国与地区大国博弈棋盘上的重要棋
子。2011年爆发的叙利亚内战恰恰
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地区政治地震的
产物，地区乃至域外大国的纷纷介
入则与叙政府的地缘政治站位有着
深刻联系。下期，我们将为您讲
述，多股外部势力如何在叙利亚土
地上渗透、控制、争夺。

1212月月2121日日，，叙利亚大马士革哈赖斯塔地区百废待兴叙利亚大马士革哈赖斯塔地区百废待兴。。（（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强敌林立，在帝国间几经易手

在古代历史上，“叙利亚”并非一
个国家的称谓，而是泛指今天叙利
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
旦甚至土耳其南部部分领土的地中海
东岸地区。这一地理位置使得叙利亚
一直是东西方文明接触碰撞的交际
线。相比周边地带，这一区域相对土
地肥沃、自然条件优越，因此被称为

“肥沃的新月地带”。
公元前 10世纪，西亚北非地区进

入帝国时代。叙利亚虽是古老
文明的交汇区，却始终未建立
起强大的国家，反而先后被亚
述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
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
等周边强大帝国所征服。强敌
林立，一直是叙利亚面临的主要问题。

公元前4世纪，位于希腊北部的马
其顿王国崛起，迅速平定了希腊内乱并
开始对外征服。年轻的亚历山大国王带
领希腊军队东征，将彼时处于波斯帝国
统治下的叙利亚地区纳入版图。虽然帝
国因亚历山大大帝的病逝被分解，但叙
利亚被纳入塞琉古王朝的统治之下。自
此，叙利亚开始大规模接受西方文化，
开启了影响深远的希腊化时代。

公元前 64年，叙利亚地区被罗马
征服，后来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
这段历史带来的重要文化遗产是，叙利
亚接受了自公元1世纪兴起的基督教文
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持续到公元7世纪
之前。

然而，叙利亚的历史车轮又开始
向东方转向。公元 7 世纪，伊斯兰教
如一弯新月在阿拉伯半岛腹地冉冉升
起，在先知穆罕默德及其继承者的带
领下，穆斯林向西亚更广阔的地区征
服。叙利亚被新兴的阿拉伯帝国征服
后，一度成为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区，
逐渐融入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圈，这段历
史对大部分叙利亚人确立作为阿拉伯人
的民族认同与对伊斯兰教的宗教认同都
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如此，基督教因
素仍在叙保存下来，至今在叙利亚还生
活着不少基督徒。

自公元16世纪起，叙利亚成为奥斯
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但土耳其人的
统治并未深入叙腹地，长期处于“统而
不治”状态。截至18世纪末，叙利亚尚
未呈现出真正的政治实体的特征。此
后，随着叙利亚地区各省对所辖土地的
统治力增强，该地区曾经分散的政治组
织形式出现新格局：城市内部依据社会
政治职能、宗教信仰等划分出不同派系
和家族，他们为争夺城市资源和统治地
位，在城市内部相互冲突。与此同时，
城市文化发展也促使城市精英阶层产
生，他们承载了叙利亚建立国家的希望。

在反帝反殖民斗争中成为
阿拉伯民族主义中心

与叙利亚地区各城市发展同步发生
的，是自17、18世纪开始西方列强逐步
对叙利亚渗透影响力。这一过程伴随着
奥斯曼帝国的加速衰落，法国、英国在
叙利亚地区谋求经商特权并不断移民。
尤其是法国，到19世纪初，对叙利亚的
经济渗透与政治控制越来越强，使得叙
利亚成为法国事实上的“殖民地”。

在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异族统治及
西方列强的斗争中，叙利亚地区成为阿
拉伯民族主义的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跟随德国参
战，但是遭到了包括叙利亚在内的阿拉
伯民族主义者的抵制。1916 年至 1918
年，叙利亚等地爆发了阿拉伯民族大起
义，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并为协
约国战胜同盟国作出了贡献。然而，一
战结束后，英法殖民者按照1916年秘密
签署的 《赛克斯-皮科协定》 划分势力

范围，包括叙利亚在内的阿拉伯民族主
义者想要建立独立国家的梦想没有实现。

1920年，在英法联合施压下，叙利
亚沦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持续 5 年。
为使殖民统治长期化，英法将叙利亚地
区分解，尤其把叙利亚和黎巴嫩分割为
两部分，使叙版图大大缩小。法国殖民
者还试图加剧该地区宗教对立，并扶持
处于边缘地位的少数教派什叶派穆斯林
阿拉维派。这奠定了阿拉维派在叙独立
后掌权的基础。上世纪30年代，叙利亚
人反击法国逐渐取得成效。特别在二战
中，法国败降为叙独立提供了契机。

包容性政府无法组建，陷
入强人政治困局

1946年 4月 17日，叙利亚摆脱法国
殖民统治，获得完全独立。但在独立之
后的20多年时间里，议会民主制政体在
叙利亚缺乏生存土壤，政党政治催生了
基于不同部落、地域、家族的派系主
义，不同派系建立的政党对国家发展道
路的认知不同，导致内斗加剧并使得军
人不断干政以控制国家。从外部看，美
苏冷战使叙利亚再次沦为大国较量的

“牺牲品”。叙政府内部出现了一股受美
国支持而倒向西方国家的势力，以及一
股得到苏联扶持的左翼力量，互不相让。

当时的国际背景是，以亚非拉国家
为主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掀起了独
立自主和“不结盟”的浪潮。在中东则
出现了泛阿拉伯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的
融合，孕育了“复兴社会主义”。这也是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简称“复兴党”，阿
萨德所在政党）所推行的理念。

复兴党追求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
主张独立、统一，希望领导阿拉伯民族
走向复兴。受前两次中东战争影响，泛
阿拉伯主义浪潮达到顶峰。复兴党在
1954年的选举中影响力大幅上升。在反
帝国主义的旗帜下，叙利亚与埃及 1958
年合并组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3年后

叙退出，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在政局不稳的背景下，复兴党 1963

年组成叙利亚新政府。从 1966年开始，
出身于阿拉维派的军官哈菲兹·阿萨德崭
露头角，在教派身份政治还未凸显的年
代，他依靠个人能力与才干赢得了军队
支持。1970年 11月 13日，时任国防部
长兼空军司令的阿萨德发动“纠正运
动”，改组了党和政府，自任总理。1971
年 3月，阿萨德当选总统，叙利亚进入
以军队为后盾的强人政治时期。

阿萨德在执政初期，通过务实的外
交策略、开放的经济改革为叙利亚创造
了稳定发展局面。20世纪 70年代，叙
经济获得较快增长，综合国力与国际威
望都明显提高，使得叙利亚成为中东有
影响力的地区强国。比如黎巴嫩内战爆
发后，叙利亚就同沙特、苏丹、利比亚
等地区大国于1976年派兵进入黎巴嫩。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叙利亚经济和
现代化面临阻碍。70年代的经济发展并
未伴随工业结构的实质性变化，对以色
列的敌对政策也使叙军费开支浩大，并
导致经济一度处于危机状态。而在现代
民族国家建设上，叙利亚始终未能形成
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国家认同，也因此被
学者形容为“破碎之地”，这也是叙动荡
的主要根源。

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阿萨德政府
奉行扩大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使得
叙 利 亚 经 济 得 到 了 一 定 的 恢 复 与 发
展。但与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改革形
成对比的是，叙利亚的政治民主化改
革始终无法推进。作为少数派，阿萨
德为巩固统治，特意安排阿拉维派亲
信 领 导 国 家 强 力 部 门 ， 控 制 国 家 机
器，使得包容性政府无法组建。

短暂的“大马士革之春”

2000 年 6 月 10 日，阿萨德因病去
世。在一系列安排下，年仅35岁的阿萨

德次子巴沙尔·阿萨德当选为叙利亚新
总统。这种强人政治与家族特权广泛存
在于数个阿拉伯国家。然而，这种政体
根基脆弱，如果强人垮台或者发生变
故，政权很可能面临崩溃的风险。

巴沙尔被认为缺乏其父的威望与魄
力，上任之时，叙内外部环境可谓危机
四伏。从内部看，随着以阿萨德家族为
核心的阿拉维派利益版图固化，阻碍了
逊尼派人士及其他少数族群获取社会晋
升的路径，叙社会渐渐失去活力，也引
起占人口大多数的逊尼派及其他少数族
群的不满。从外部看，复兴党的意识形

态遭到美国和以色列敌视，沙
特、约旦等逊尼派主导的君主
制国家也对阿拉维派和复兴党
的共和主义底色感到不安。

巴沙尔就任之初，也曾雄
心勃勃推动一系列改革计划。

他深受西方政治与文化熏陶，一方面试
图打造宽容环境，释放政治犯、放松言
论控制、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另一方
面试图推动经济改革，扩大吸引外资、
改善民生。到 2011年“阿拉伯之春”
波及到叙利亚之前，叙利亚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已在2000美元以上。这一度被
称为“大马士革之春”。

但是，巴沙尔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很快被叫停，被迫恢复了由阿拉维少
数派强制管控的局面。到此时，叙其
他群体对阿萨德家族及阿拉维派少数
人执政的局面已积蓄了深刻不满。外
部环境方面，叙利亚所受西方压力越
来越大，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减弱，
如 2005年叙利亚正式宣布从黎巴嫩撤
走所有军队。

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这场席
卷阿拉伯世界的变局突然到来。从突
尼斯开始的民众抗议运动产生“蝴蝶
效应”，从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到埃
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再到利比亚前领
导人卡扎菲，中东强人纷纷倒台。这

股剧变的旋风也吹到了叙利亚。自 2011
年起，叙利亚反对派在各地揭竿而起，
向巴沙尔政权发起攻势，叙利亚进入内
战阶段。

“一段充满希望、冲突、尝
试、期望、斗争和暴力的历史”

法国东方研究所当代研究中心主任
马修·雷伊形容叙利亚自 18 世纪末至
2011年的历史“是伴随着一系列改变了
叙利亚发展轨迹的重大转折开始的”，

“是一个充满希望、冲突、尝试、期望、
斗争和暴力的历史，来源不同的人类团
体均试图完全占有这片土地，赋予它价
值，并创造族群共生的条件，让每个人
都能拥有属于他自己的位置”。

如今，强人政治时代终结使得叙利
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经历了大半
个世纪世俗现代化模式的叙利亚，重新
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叙利亚因其东
西之间的地理位置，一直是多元文明碰
撞与冲突的地带，经常面临外来干涉，
本地人很难主宰自身命运。阿萨德政权
是叙利亚少有的、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
独立发展时期，却受制于自身较局限的
社会认同基础，最终走向终结。▲（作
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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